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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伯利亚的死神一瞥
杰斯克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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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残忍的吉尔吉斯部落首领怒视着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人皮祭的一个祭司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一群骗子，因为你们不能证明敬拜你们上帝的日子是星期天。如果你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把你们统统杀掉，我们再不能容忍白人在这里欺骗我们了！”说着，他转身离开了我们的小教堂。
恐怖和战栗笼罩着小小的教堂。吉尔吉斯人的确非常令人恐惧。这些蒙古部落的人有暴晒人肉的恐怖习惯。每当他们被激怒或没有得到公平时，他们就会剥了牺牲品的皮，将人皮晒干，用来制成他们所谓的“有价值的物品”。牧师立即追着出教堂，对他们的首领喊着说：“这得给我们几天时间，不过我们会找到经文，给你们看的。”结果他给了我们三天时间。
我们这些流亡者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几乎是无处可逃。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几匹最近活捉的、仍带着野性的短腿马。不过我们并没有彻底灰心，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所信的是什么。牧师召集了所有人到小土坯教堂，把圣经发给了每一个能阅读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找什么——圣经上记载要守星期天的证据，即一周的第一天为圣日的经文根据。“经上一定有！“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知道一定有一节经文能证明我们的信仰，现在是我们找到它的时候了。
能阅读的人开始查找经文，不能阅读的人跪下祷告祈求上帝。圣经的章节分配给我们每个人。如果某人读完分配给他的部分后，还未找到需要的章节，就要与其它人交换章节阅读，彼此检验并复查。
长时间的经文研究和祷告并没有帮我们找到如此迫切需要的章节。不过，很让我们惊奇的是，我们倒是找到了许多经文，指出一周的第七天是上帝的圣安息日。圣经中从未记载过安息日已经被改为了另一天！
在我们的流亡群体中，有二十一个家庭，一百多人。流亡的前两年极其艰苦，许多时候生存真是一场搏斗。很多人饿死了，可怕的严冬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年龄和性别。只有最强壮的才得以幸存。但是我们的永生上帝听到了祂流亡者的呼声，正如过去的历代一样。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他与我们同在，并带给了我们安慰。因此我们从未感到被丢弃或失去希望。
在19世纪有超过一百万名的俄国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死去。他们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一些想要按着自己良心的指示而生活的人，然而连这一点自由也不允许他们得到。由于对这一自由的憧憬，很多的人丧失了生命，更多的人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们再也没有看到这文明的世界，最终都死在那里。

现在同样的命运临到了我们这一群有着朴素愿望的基督徒：我们只希望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敬拜我们确信的高尚公义的上帝。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被带来到西伯利亚的中心深处，周围只有野兽和几个吉尔吉斯部落。和我们友好的原居民待我们很亲切，但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无法彼此沟通。他们不能够说我们所用的欧洲语言，而我们也完全听不懂他们所用的土耳其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之后，我们终于能开始和他们自由的相互沟通了。

真正精通他们的语言大约是在两年之后，也就是在那时，我们的牧师把教会的长老召集在一起，提出一个尽力给这些人传教的计划。牧师确信，上帝允许我们被流放到这个贫瘠的不毛之地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也提醒我们，上帝的口所出的话决不会徒然返回。我们群情激昂地向西伯利亚部族的人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而且还向他们教导了永生的上帝，和作为全人类的祭物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上帝之子耶稣。当看到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兴趣，而且有时对他们自己那种未开化的生活表现出不满时，我们就得到了力量。

他们不会读书写字，但是上帝的灵在所有人的心里做工。好几个星期以来，长老们都去吉尔吉斯村庄给他们讲上帝的福音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时长老们的妻子陪同前往。几个月之后，吉尔吉斯人来到小土坯教堂，这是我们为敬拜而建造的。从那时开始，我们正式向他们介绍我们共同持有的三个教义要点，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教派的混合群体。
当然，第一点是确信有一位永生上帝，祂亲自关心吉尔吉斯的每一个人。这并不难使他们明白，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未被损害的自然奇观，可以使他们确信上帝的存在。其次，向他们指明上帝帮助的确证，也告诉他们上帝的百姓对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还给他们介绍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写给全人类的爱的书信。我们对他们说，尽管这本书是借着人类而记录的，但是感动作者们记录这些信息的是上帝的圣灵；圣经事实上是一本指南书，要将他们引导到没有寒冬、没有冻死或饿死、也没有流放的天国。我们告诉他们的第三点是，他们不应该遵守星期五为休息日，那是来自伊斯兰教背景的习惯。我们告诉他们从此应该守被称为星期日的主日为圣。这一点他们很难接受，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对这条教义的不适。除此以外，我们还告诉了他们接受浸礼和耶稣基督再临之类的教训。

然后，在这些土著人和我们一起敬拜了几个星期之后，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三个吉尔吉斯部落首领找到了我们，他们提出要求：让我们从上帝的圣言中找到证据，人必须在星期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不能证实我们的这个教义，毫无疑问，我们要被处死。
因此我们都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聚集在小教会里。我们无法以圣经来证明我们所相信的，反而圣经的所有证据，都在指出我们所信所传的是错误的，我们跟随的不是上帝的指示而是人的指示。我们没有可逃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在逃亡时能使用的东西。这里那里都是哭着祷告的人。现在，一到早晨我们所有的人就要遭受被杀的悲剧，我们多么渴望有小鸟的翅膀能帮我们逃离逼迫者！
我们的牧师严肃地站起来，示意安静：“我亲爱的基督徒弟兄，鼓起勇气！上帝不会在此患难时刻放弃我们！我们诚实地祷告并查找经文，祂已奖赏我们隐藏了几个世纪的新的真理的宝石！如果我们对吉尔吉斯部落的弟兄坦诚相见，上帝会不会使他们的心肠变软，让他们相信这就是祂差遣我们来此的目的呢？或生或死，我们必须成就祂的旨意！让祂的真理显明！把自己交托给祂！明天我们就承认这个真理，上帝必与我们同在，我肯定！”
我们用祷告度过了剩余的时间，而且我们许诺，如果上帝听我们的呼求而让我们存活的话，我们就按着祂的话语去顺从祂的旨意。

星期四到了，这也许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们移民成员聚集在教堂做最后一次祷告时，云彩适时遮住了太阳。中午，一群马飞奔而来，总共有一百多匹，马群穿过干草原时卷起滚滚尘雾。他们朝教堂而来，手里挥舞着锋利的刀。他们确切地知道在我们的小群体里有多少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吉尔吉斯骑手来监控。他们脑子里所想的是那个可怕的问题！在三个首领进来要我们呈上答案时，他们包围了教堂，跳下马来站在一旁。
我们哭完了最后的眼泪，互道了最后的安慰，彼此确信：即使恳求失败了，我们肯定会在复活的早晨相遇。现在大家鸦雀无声地坐着，任由这些人和上帝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牧师站起来，在狭窄过道的中间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在欧洲被误导了，我们受到了错误的教导。现在我们自己通读了几遍圣经，我们发现，我们在圣经中所能找到的经文，只能确认一周的第七日为基督徒的圣日，即安息日，而不是如我们从前所说的，是第一日。确实，在新约中有八处提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找不到任何经文指示或暗示我们要以之为圣日并遵守它。”

“我们不会抵抗的，” 牧师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杀了我们，不过我们向上帝祷告，希望你们能在上帝的圣安息日与我们一起敬拜真神上帝。”
牧师说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那三个首领站在那里交换意见，然后转身走出去，没有答复一个字。教堂的门被关上了。这似乎不像个好征兆。。我们沉默不语，坐了很长的时间。时而抽泣声打破沉寂。我们等在那里的时候，感觉时间仿佛在压迫我们，而且停止了。 
突然门开了，那三个人又走进来。“别害怕，”他们说，“我们不会杀死你们的，我们回来是要加入你们，我们全都要在第七天敬拜，正如你们的圣书所规定的。”然后，首领及发言人哈曼伯开始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在几天前作出那种威胁。

当时，当地的祭司团来到这个村庄，要得到他们定期提供的人皮祭品，吉尔吉斯人没有什么可给的。他们解释之所以没能鞣制人皮，是因为和流放的基督徒客人的友情。然后那个祭司就说：“这么说来，你们也成为了基督徒，是吗？”

“是的。”他们这样回答。
“那按他们教给你们的，你们无疑也要放弃守星期五，开始守他们的星期天了？”
“是这样的。”他们答道。
那个祭司长昂起头，嘴角挂着冷笑说：“愚蠢的人！回去问问你们的白人朋友吧。就说要看看关于守一周的头一日为圣日的上帝所指示的证据，如果他们做不到，就把他们的人皮给我带来，他们是骗子。”
祭司长过去不仅听说过圣经，而且还学习了一些圣经。他知道白人基督徒是无法找到这样的圣经章节的，因此他才说这样的话。他们告诉吉尔吉斯人，基督徒们若不能找到这样一节经文，他们就要来取我们的人皮。吉尔吉斯族人在等待我们答复的几天期间，那个祭司长对原居民说：“如果他们在信仰上真是很虔诚的，并且愿意按着他们的上帝所命定的方式去生活，那么他们就会说不是守第一日为圣日，而是守第七日为圣日。”
现在这些人听到牧师诚实地承认我们自己被误导了，我们的圣书的确指出第七日为主的圣安息日。他们不得不断定我们是诚实的，尽管我们是白人！他们确实想成为基督徒；他们厌倦了诸如人皮祭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在野蛮祭司的管理下并没有改善，而我们帮助他们在很多方面得到改进，且没有索取任何回报。
他们给我们讲完事情经过后，对我们说，他们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听从圣经和它的圣训。他们返回了自己的小村庄，在回去的路上告诉祭司，从今以后他们不再容许人皮祭。接下来的星期六，在上帝的圣安息日，我们的小群体和吉尔吉斯人，在我们简陋的泥砖教堂里一同敬拜上帝。
我们在西伯利亚流亡中度过了难以描述的可怕岁月，几年以后，我们返回从前在乌克兰的家，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美丽地方。其他一些流亡者也已经回来，其余的正在返回。当然，许多人永远回不来了。还有许多人全家都死去了。回来的都很高兴见到彼此，我们彻夜长谈我们所遭遇的惊心动魄的事。
我们过去的家自然已成了废墟。但是我们对它仍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们打算重新修理。也修理了先前我们美丽的浸礼教会的会堂。我们以极大的热心来着手这件事。我们相信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事情都会逐渐好转起来，而且和以前一样，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信仰生活；这种希望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勇气。
但是，我们错了。政治动乱日益恶化，旧的沙皇制度被推翻，科伦斯基改革夭折了。现在有很多政党互相对立，导致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在几年期间我们都是生活在战争的氛围之中。许多次，有自称是革命者的人出现，他们一连几周和反对派们斗争，相互开枪，抢夺，还放火烧毁村庄和房屋，杀害所有的亲属。从列宁掌握了权力开始，像这样的事情就渐渐减少了。然而在环境的急剧变化之中，我们全都忘记了向上帝所作的许诺，也忘了守安息日。
每个家庭都独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当然我们也不愿例外。我们周围没有守安息日的人。据我们所知，唯一守安息日的阶层是犹太人，而我们不是犹太人。
市民中还有很多骚乱。我的父亲碰巧是地下组织领导之一。他在那个特别的地方召集了一个所有地下组织运动的格拉默德会议。他们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场所，受到严密地保护，远离所有入侵者。它由许多秘密武装的人守卫，为的是没有人能靠近。
一天晚上，我父亲正在解散一次集会时，他注意到一个陌生人走进了房间——一个长着很大胡子的俊美青年。他直视着我的父亲，似乎他想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说。集会已经散了，人们开始乱哄哄地推挤。父亲想跑到后边抓住那个人，弄清楚他是谁。可是等他到门口时，那人已经不见了。没有别人注意到他，甚至警卫也没有注意到。
我的父亲对这件事非常恐慌，把警卫召集来，但是没有人能找到陌生人。似乎一个幽灵来了又走了。父亲回家后把这次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都很忧虑，特别是母亲。她通常极度焦虑类似的事情，她不停地问他：“你为什么不让警卫抓住他？拿下他，弄清楚他是谁？你为什么没这样做? 你为什么没那样做？”她的盘问在继续，直到父亲被激怒，但是母亲并不停止。日复一日她使自己和每个人都担心不已，每天晚上都害怕有陌生人来逮捕我们。大家都知道任何在地下组织工作的人如果被捕，就会马上被枪毙。
没有像我母亲那样美好而细心的人。可是当她发觉疑虑已于事无补时，她和父亲一致同意大家要为此事祷告。每天早晚我们都祈求主，再差遣这个人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复活节前的五周。
复活节的前一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父亲做了一个梦。在父亲指挥唱诗班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陌生人坐在我们的教堂里。他把这个梦告诉我们，星期天早晨他对母亲说：“亲爱的，你就留在家里怎么样？我带着孩子们参加完复活节早晨的礼拜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准备复活节的晚餐，好吗？”母亲回答这样也好。星期天早晨，我和父亲、姐姐爬上我们的四轮马车，他驾车带着我们去教堂。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早晨。我们做了祷告，相信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父亲指挥完唱诗班的乐曲之后，就坐在了讲台后面的椅子上。
他搜寻着集会中一千二百张面孔，但就是找不到那个陌生人。他一排一排地搜索。他认识许多人，因此确定自己能很容易地发现一个陌生人。可是他没能找到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年轻人。
就在牧师讲完道，父亲准备指挥结束的赞美诗时，就在那时，他突然发现那个长着漂亮的蓝眼睛、大胡须的英俊青年人坐在某个座位的一边，离侧面出口不远。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他很感激，向上帝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祂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看见的正是梦里的那个人，也同样就是那个在集会解散时出现过的人。
当聚会结束时，父亲快步走向侧面入口，见到那个年轻人并抓住他的手臂，热情的说：“来吧，年轻人，今天你到我家作客吧。”
陌生人回道：“嗯，我很乐意，那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我们重新坐上了那辆破货车。在回家的途中，那个年轻人对父亲讲，上周的星期四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说他应该来这个特别的教堂。他说因为他住的地方离这儿非常远，所以他以前一次也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到家后，母亲已准备好了简单可口的食物。
我们多数时候都处于饥饿之中。许多人都快饿死了。在革命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失去了一切。刚建立的政府对基督徒不太满意，这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艰难。但是我亲爱的母亲把所有的食物都拼凑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复活节大餐。吃过饭后，年轻人开始和我们谈话。我们弄清楚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义工，名叫凯尔姆，他在守安息日。
这对我们来说当然很新鲜——看到欧洲一个非犹太人在那个区域守第七日为安息日。我们讲述了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经历，以及我们怎样得知了安息日的真理。可是我们又承认，自从返回欧洲自己的家以后，就再没有守过安息日，因为它实在不适合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一系列的小屋聚会的开始。
下个星期年轻的凯尔姆又来到我家。那时我们召集了另外五家邻居，一起学习这个奇妙的信息。我们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圣经是全然正确的，可我们没有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都遵守。或许我们应该向它求助，然后相信上帝会在我们更加彻底地顺从之后赐福我们。同凯尔姆先生学习几次以后，其中的一个家庭退出了，但是我们五家继续学习了更长的时间。
我们完全信服这是真理。我们不仅研究安息日，而且研究许多其它的圣经教义，诸如死人的状态、千禧年、健康的生活等等。这似乎都那么真实，对我们又那么有益，尤其重要的是，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我们祈求上帝赐予亮光，现在亮光已经临到。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一起做出决定，互相许诺也向上帝许诺：我们要合而为一地站在一起，跟随我们救主的脚踪。凯尔姆先生以及同他一起来带领我们学习的其他一些人，下星期要过来，为预备我们受洗归入安息日教会做最后的学习。这时，又出现了意外，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人见面后决定不受洗了。
在约定的那天，临近傍晚时，凯尔姆先生和他的两个朋友回来带领我们圣经学习。父亲正在房顶上修什么东西，我在帮他忙。我们看到三个人从山上下来，当他们靠近我们的院子时，我父亲从谷仓顶上向下喊。他告诉他们别进院子，转过身尽快离开。他说我们不想和安息日会的人有任何瓜葛，他们是来自魔鬼的，他们带给我们的所有教训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和他们一刀两断——赶快离开！
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当他们试着走进时大门，父亲又大声喊不许进来，否则他就放狗。显然他会那样做的！他们试着从远处和他说话，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只好转身离开院子约有一个小街区的距离。那儿有些灌木丛，他们跪在灌木丛下隐蔽起来，祷告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起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看到了整个过程，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哭，不仅为那些悲伤的人，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她害怕我们失丧，永远地失丧。母亲非常清楚，明明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却故意不顺从的人，上帝将怎么对待。父亲从房顶上下来后，母亲就这事一再地和父亲展开辩论。然而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父亲一口回绝。
一周周、一月月的过去了。这五个心里背离上帝的人似乎还很平安——至少表面上是。还一起参加聚会。但是学习了如此惊人信息的母亲和孩子们却不是这样。我们时时聚在一起谈了又谈这可怕的经历。有一天晚上，两个邻居来到了我们家。正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母亲的心情不能平静。她一直在想着父亲对那些好人所做的以及违背上帝的可怕事情。母亲一直在心里祷告，希望上帝能够改变父亲那刚硬的心。我们和母亲，还有邻居的两个阿姨，聚集在一起谈论真理又学习圣经，并且祷告上帝帮助我们接受新的亮光。
最后父亲跟我们讲了，他和邻近的大叔们一起拒绝真安息日的经历。在此期间，母亲看出跟我父亲多谈此事一点儿也没有用，因为他变得易怒。她所做的就是和孩子们不住地祷告。母亲一直和孩子们一起做着祷告。我们三个人向祷告上帝帮助我们全家能够接受圣灵的召唤。我们真的希望能得到拯救，进入天国。

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当我们三个家庭聚会时，我们做出决定要继续这个学习这个教义。我们想召集原来那五家其余的邻居加入我们。就在那时，就在那里，那天晚上我们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立场，从那以后再也不让任何人来阻挡我们。我们只把上帝作为我们唯一的引导者，把圣经看作是我们唯一的教科书。

当我们叫那两家邻居时，他们拒绝加入我们。其中一个人，格兰克先生对我们的决定暴跳如雷。他不仅说不允许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守安息日的人，还向父亲和我们发誓，如果有的话，就杀死他们。格兰克先生和和父亲都是我们所去的浸礼教会的长老，他们还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早在革命发生以前他们两个人又都是军队的长官。他们一直都很亲密，而现在却扬言，如果我们成为了守第七日安息日的信徒的话，就杀死我们。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圣诞节到了，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下了约5厘米厚的雪，洁白纯净像绒毛一样。此时我在一所职业学校，所以父亲这天下午很早就来接我回家度圣诞夜。他带来了有两匹马拉着的雪撬。我们坐在雪撬两边的板子上，交流着当今艰难的时局，不知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未来。马车一直走到了伸展着无数树枝的一棵大橡树底下。
当雪撬正要从巨大的橡树底下拐过去时，我们的邻居格伦克西突然从对面跳了出来，抓住马的缰绳勒住了马，把马停下来后，他对父亲说： “塞姆，你看，我已告诉你很多次了，没有守安息日的人能做我的邻居，为此我要履行我的诺言，杀死你们两个。”那时，他已离雪橇更近了，而且一直没有松掉抓住的缰绳。他肩膀上扛了根大木棒，把它直接对准我的父亲。要等父亲作最后的答复。他从站立之处可以一下子攻击我们两个人。他非常健壮有力。他告诉我们，他要数到三，然后就开始攻击我们。我们跟他谈话，可是他对我们的话充耳不闻，只是继续威胁我们。父亲从肩膀上抖掉了披着的毛皮大衣，以便更自如地应战。时间已到，格兰克先生数着一、二、三，然后发出全力一击，但他只打在我们所坐着的木板上，别的什么也没有打着。击打的力量只是伤了他的手。木棒掉在了地上。 

个子虽小但很敏捷的父亲一下子抓住了他的领口。我迅速从雪撬上跳下来。父亲和格伦克西都抓住了对方的衣领，他们两人面对面地站立着。格伦克西用他粗大的胳膊挽住了父亲的脖子，看起来要扭断它。而父亲更加勒紧对方的喉咙，阻止他呼吸，迫使他不得不松开他的胳膊。当他稍微松开胳膊，父亲也稍微松开抓住的衣领，让他吸口气。格伦克西粗大的胳膊再次扭住了父亲的脖子。父亲也再次勒紧他的喉咙，直到他的脸色变为苍白，然后稍微松开让他能够呼吸一下。

这两个普鲁士军官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一直处于面对面的状态。每一次当他试图扭动父亲脖子时，父亲就又使他不能呼吸。最后父亲问他是否放弃他的攻击。他也同意了。父亲把他放到雪撬上，我们把他送回了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了。

这不是我们斗争的结束，而是为了基督的新生活的开始。现在我们比以往更加坚定要为真理站稳立场。我们已经发现，在这个世上没有别的真正重要的事情。生命如此短暂，只有服侍我们的造物主才能快乐。我们和两家邻居守了接下来的安息日。
现在我们想找到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朋友，但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时拜访我们，可我们从没有问过他们住在哪里。我们知道大致的方向。只知道他们可能居住的区域，仅此而已。我们祈求上帝启示我们他们的下落。在这时候父亲去了一躺我们时常去的集市，到那里约有50里路。星期二在那个地方有集市开张。父亲问去那里的犹太人，知不知道有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犹太人不仅非常了解他们，而且告诉了父亲去找到他们的准确的路。

接下来的安息日，我们一家和另两家邻居很早起床，步行到远处，因为住宅五公里以内的地方不许骑马。那天上午大约九点半时我们来到一家农舍。一切似乎太安静了，我们甚至以为没有人在家，但是父亲敲了敲门。当门打开时，你猜谁来迎接我们? 凯尔姆先生！我们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次相逢时的情感，大家都流下了眼泪。我们开始参加了安息日学，在那个地方原来就聚集有15人，现在加上我们是25人。我们坐在一起学习了安息日学的课程，还有些别的活动。

他们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群体，我们很乐意那样做。不过父亲说：“我们是浸信会信徒，或者说已经是浸信会信徒了。我们以前受过洗，所以不想再受洗了。”但是我和姐姐意见相同，经历了那么多的争战之后才找到这个奇妙的真理，我们不想与从前有更多的关系，我们要求重新受洗。
在一个美丽的安息日早晨，我和姐姐与其他一些邻居受洗了，但是父亲和母亲还是犹豫了两个多月，然后他们也要求受洗。这样当然就是自动离开了我们漂亮的浸信会教堂。我们没有敬拜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只是在家里聚会敬拜。
那时，根据颁布的法案，我们甚至被禁止和二个邻居一起同时去访问其他村落。我们只得寻找其它的聚会场所。我们时而在隐秘的树丛中，时而在岩石穴中聚集。担心会被听见，我们连赞美诗都不敢大声唱。然而我们聚在一起学习圣经又祷告。我们相互鼓励，要信靠在过去时常施慈爱与我们的上帝，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都会保守我们的。

我真是感谢上帝，如果我们直到在这地球上的生活结束为止，都一直忠诚地信赖上帝，那么照他的应许，我们就要在天家永远和他在一起了。即使是在漫长的黑暗统治之下，我们家庭的新的信仰生活也一直持续着。我们的信心要一直向天上升，直到我们的生命结束为止。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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